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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俊

1956 年 1 月 29 日，赵洪璋到中南海
参加毛泽东主席主持的讨论农业发展会
议，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接
着大家发言。

毛泽东听说赵洪璋也在会上，站起来
用手指着他说：“讲一讲，讲一讲”。赵洪璋
作了简短发言。他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被主席亲自点名，赵洪璋成为那场会
议的名人，但他不敢居功，提起这段往事，
他总是谦虚地笑笑。实际上，那时尚年轻
的他却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选出的

“碧蚂 1 号”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上一个
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最高纪录。

当然，他的成绩和故事，远不止这一
项。

四批品种引领四次创新

1918 年 6 月 1 日，赵洪璋出生在河南
省淇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目睹农民
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灾荒之年背井离乡、
家破人亡的凄惨情景，他深感发展农业的
重要。

18 岁时，赵洪璋考上了国立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大学毕业后，他到陕西省农业
改进所大荔农场试验场担任技佐。1942
年，他被小麦育种学家、时任西农农艺学
系兼农场主任沈学年调回学校，从此开始
了扎根杨陵的小麦育种生涯。

用赵洪璋的话说：“我长期生活在农
村，工作以后又和农民连畔种地，对农村、
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农村的贫困、农民的
疾苦和田园的美丽风光，使我决心干一辈
子农业。”

当时，学校所在地武功种植的主要是
农家品种蚂蚱麦，长得稀稀拉拉，容易感
染黄疸病，长大后还倒伏。赵洪璋总结了
陕西关中地区 4 个小麦育种单位的经验、
教训，发现“蚂蚱麦”和“碧玉麦”杂交是抵
抗黄疸和倒伏的最适宜品种。于是，他用

“蚂蚱麦”作“母亲”，“碧玉麦”作“父亲”，
1942 年开展杂交，培育新品种，并且取其

“父母”名字的第一个字为“碧蚂 1 号”。
1947 年秋，赵洪璋选出了丰产抗锈的

“碧蚂 1-6 号”6 个品系。其中“碧蚂 1 号”
是我国早期育种中，通过中外品种间杂交
创造小麦新品种最成功的范例，也是我国
有史以来适应性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农
作物品种；1959 年种植达 9000 多万亩，创
造了我国乃至世界上一个小麦品种年种
植面积最高纪录。

1955 年，时年 37 岁的赵洪璋，以副教

授的身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
部委员，这是我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也
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的最高评价。

但是，他并没有骄傲。
1964 年，赵洪璋主持选育出“丰产”1、

2、3 号小麦品种，其中“丰产 3 号”表现突
出，开拓了我国黄淮冬麦区启用西北欧极
晚熟小麦种质资源第一例，年种植面积达
到 3000 余万亩，成为华北平原麦区栽培面
积最大的品种。

20 世纪 70 年代，赵洪璋主持选育的
“矮丰 3 号”等品种，开创了我国小麦矮化
育种的先例，是我国小麦生产史上，第一
个大面积推广的半矮秆品种，年全国种植
面积 500 余万亩，对我国矮化小麦育种工
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年过花甲的赵洪璋
孜孜不倦，主持育成以“西农 85”“西农
881”为代表小麦新品种，开创了我国北方
麦区抗赤霉病育种成功的先例。

赵洪璋主持选育的四批小麦品种，累
计种植面积达 9.5 亿亩，增产小麦约 256
亿公斤，创造了四次创新，在我国小麦育
种史上实属罕见。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庄巧生的评价：
“赵洪璋在开拓我国小麦育种发展前沿中
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国小麦育种
史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

创新者和开拓者

长期的育种实践，赵洪璋不仅贡献出
一批又一批优秀小麦品种，也形成了别具
一格的学术观点和一整套精湛实用的小
麦杂交育种方法。

赵洪璋认为，从理论体系讲，作物育种
学是一门人工进化的科学，育种方法越贴
近、越符合物种自然进化的规律，育种的
效果就会越好。因此，他明确提出，应将

“作物生态学”作为“作物育种”的基础学
科，放在与“遗传学”同等重要的位置。

怎样全面认识和定义品种，赵洪璋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品种是在一定的自
然、耕作、栽培和经济综合条件下形成的
优良栽培群体，强调品种时间性、地区性
和适应性三个特性。他认为，“没有万古长
青的品种，也没有盖世的品种。育种家要
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对我国小麦生
产水平迅猛提升、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
进度和生态耕作条件变化的预判，赵洪璋
带领团队开展了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选育
和抗赤霉病品种选育等工作，育成了“西
农 85”“西农 881”等优质强筋早熟高产品
种，这些材料和品种也是近年来小麦生产
主导品种———“郑麦 9023”和“西农 979”的
重要亲本。

小麦杂交育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环节多、年限长。在此过程中需要精心
设计、精密施工。赵洪璋将此总结为：“制
定育种目标是运筹于帷幄之中，育成品种
是决胜在十年之后。”

赵洪璋常说，杂种二代没有货，希望就
不大了，并对二代植株后代的进一步选择
留有余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回忆道：“选育‘小偃’
系列品种时，我就借鉴了赵老师的育种方
法。”他从组合中选出了“小偃 6 号”和“小
偃 5 号”，后来发现“小偃 5 号”抗病性差，
于是主推“小偃 6 号”，该品种后来也成为
了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以及北
方麦区的两个主要优质源之一。

重视试验地培养是赵洪璋育种学术思
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搞咱这一行，不吃半
车土怎么能行？”他熟悉自己的试验对象，
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对试验田里小
麦生长情况、生理特征，以及每一个重要
变化，他都了如指掌。

赵洪璋经常念叨，他自己有 5 个孩子，

分别是“泥娃娃”的“碧蚂”、“铁娃娃”的
“丰产”、“铜娃娃”的“矮丰”和“银娃娃”的
“西农 881”，希望在有生之年，努力研究出
“金娃娃”。

亲力亲为诠释教书育人

赵洪璋重视育种，更重视育人。他在
写给学生的信中说：“人无论干什么，要成
为人才，必须有三条：一是个人德智体，二
是家庭要支持，三是组织要培养。其中，最
重要的是个人素质。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
者，就看你能不能谦虚谨慎、集中精力刻
苦钻研。”

赵洪璋主持修建的小麦育种“加代
室”，在南面专设了一间学生学习室，放了
两个煤炉供学生取暖。用他的话说，人的
大脑在一定温度下才会高效运转，不能冻
着。而他自己却没有办公室，大家提出要
为他准备一间时，他说：“我来系里要么下
地，要么讨论问题，要办公室干什么？要思
考问题，我晚上回家思考。”

1998 年 7 月，赵洪璋妻子突然去世，
研究生打算跟着灵柩车去火葬场，赵洪璋
严厉制止了他们，说：“又不要你们抬汽
油，你们去干什么？专心做实验！”两句话
令在场的学生顿时泪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甄霖记得，赵老师给自己硕士论文研
究提出的科学问题是：为什么小麦成熟
后，有些品种的籽粒是饱满的，有些则是
皱缩的？并把成熟的籽粒比作装着面粉的

“口袋”，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比喻至今
在甄霖脑海里萦绕。

一生与小麦育种结缘的赵洪璋，对待
工作一丝不苟。他的助手何金江说：“无论
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赵老师要求下雨后
试验地的第一个脚印一定是他的。”

赵洪璋推崇的一个词是“特立独行”，
他深入田间地头，以大地为课堂，手把手
教学生小麦育种，更教他们踏实工作，诚
实做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敢
为人先。

他先后培养了农业部原副部长路明、
西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丕皋、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许为钢、加拿大
农业部渥太华研发中心研究员严威凯、美
国爱达荷大学副教授陈建莉、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甄霖等一大批
领军人才。

“爱土地就是爱祖国，爱土地就是爱人
民。”这些朴素的思想影响着他的研究生
路明。1982 年，路明毕业时，当赵洪璋知道
他去甘肃农科院，而且从事的是小麦育种
工作时，十分高兴，鼓励路明结合实际，把
当地春小麦育种搞上去，为此还专程到兰
州讲学两次。

许为钢至今还记得与赵洪璋第一次见
面时，赵老师用红蓝铅笔写下的三句话：

“大学者，入门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
这是金钥匙；好逸恶劳，毁也。”并以此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严威凯的记忆中，无论是与赵老师
在小麦育种圃里徘徊，在下乡的路上颠
簸，在农民的土炕上过夜；还是在办公室、
会议室、自己宿舍和老师家中，一聊就是
一两个小时，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小
麦育种。

倡导开放育种协作攻关

在小麦育种实践中，赵洪璋开放的学
术体系和包容的学术人格有目共睹。无论
哪个单位需要亲本材料，他都会主动给
予，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也想尽各种办
法获得。

1974 年 9 月，“绿色革命之父”、诺贝
尔和平奖获得者勃劳格来西农，参观了赵
洪璋的实验田。临走时，赵洪璋给他送了

“小偃 6 号”“矮丰 3 号”两个品种。1993
年，赵洪璋学生宋哲民和杨天章到世界小
麦改良中心访问时，勃劳格听说他们来自
西农，非常高兴，与他们单独交流，赞赏赵
洪璋的育种成果，并且与他们合影留念。

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李晴祺至今感激赵洪璋对他学
术成长发展道路上提供的无私帮助。1969
年，李晴祺专程到西农，从赵洪璋那里得
到了“矮丰 3 号”“孟县 201”“牛朱特”等育
种材料。赵洪璋特意嘱咐说：“‘牛朱特’个
子高、穗子大、很抗病，但是极晚熟，要想
办法好好利用它。”经过十年攻关，李晴祺
团队成功创造了“矮孟牛”新种质，并用它
培育了一批优良品种。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我国
小麦育种界盛行寻找小麦雄性不育系，研
究小麦杂种优势利用问题，但赵洪璋并不
盲从，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收集资料，提
出要认真研究小麦杂种优势，不育系、保
持系、恢复系三系及田间制种技术等一系
列问题，从而开启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杂
交小麦遗传育种研究。

作为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育种家，
1983 年，赵洪璋在北方冬麦区育种协作会
议上，强调要广泛组织穿梭育种，并成为
今后育种的基本方法。同年 5 月，他在学
校接待了北方冬麦区东西线穿梭育种的
山东、河南、陕西的代表，并详细介绍育种
经验和今后育种设想；他还多次到河南省
农科院小麦所考察、指导育种工作。

上世纪 60 年代，主要发生在温暖湿润
地区的小麦赤霉病在陕西关中灌区逐年加
重，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扩展到黄淮麦区、北
方麦区。赵洪璋提出，在保持原有育种目标
性状和抗性基础上，选育兼抗赤霉病的品
种。他在多方合作下进行赤霉病病菌筛选、
接种、鉴定方法等研究，取得了积极结果。

1992 年，赵洪璋津津乐道的是小麦育
种联合攻关，他曾对来访的记者表示：“要
像搞原子弹、氢弹那样，把各路人马组织
起来，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打一场‘淮海
战役’，真正好的小麦良种是会问世的。”

根植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赵洪璋恪守“人的一生要为人民做些
好事”的信条，其人生历程是学习起步为
农民，工作落脚为农民。大家喜欢称呼赵
洪璋为“赵劳模”，不仅是因为他贡献大，
还因为他有满身的土气，满脑子都是“三
农”观点。他的谈话中经常是农民如何、农
村如何、农业如何，总是站在“三农”角度
思考问题，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研究问题。
和农民交往时，他更是没有一点架子。正
是因为这一身泥土气息，他的成果才接地
气，对生产有巨大推动作用。

深入基层、联系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解
决生产和科研的实践问题，是赵洪璋的一
贯作风。他常说：“按科学办事，凭事实讲
话，上不瞒领导，下不骗群众，这是为人做
事的起码准则。”

1958 年，小麦亩产数千数万斤的呼声
不绝于耳，赵洪璋亲自作了高产栽培试
验，结果拿出一个亩产 423 公斤的报告。
他说，我的“碧蚂 1 号”800 斤，上千斤不可
能。这是冒着几乎要被推向批判台的危险
做出的结论。

“对品种负责、对生产负责、对农民负
责”成了赵洪璋约束自己和助手的工作准
则。他说：“我可以不说话，但我不能说假
话。”只要通过生产实践检验是好的品种，不
管是他自己育成的还是别人育成的，都极力
推荐给农民。对于慕名而来索要品种的人，
他都要详细询问当地生产条件和存在问
题，对上号就给，对不上号则坚决不给。

上世纪 70 年代初，关中地区主要流行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并不流行。赵洪璋培
育了产量性状特别好的“西农 772”新品
系，但有一年出穗后，遭遇了大范围赤霉
病，赵洪璋没有任何犹豫，忍痛果断淘汰
了“西农 772”。

1986 年，赵洪璋把西农小麦旱地育种
基地选择在蒲城荆姚镇郭村。村民许富坤
说，每次来，赵洪璋从来不住宾馆和饭店，
都是和助手、试验工一起住在自家土炕
上，聊的是育种事，吃的是家常饭，还把杂
交组合材料无偿送给许富坤，帮助他选育
出“48-1”和“8727-4”两个小麦优良品种，
并进入大田推广，帮助他成长为一名有成
果的农民育种家。

1988 年，赵洪璋老伴去世后，他患上
了冠心病，被送到宝鸡卫校儿子工作单位
疗养。其间，宝鸡市委市政府领导前去探
望，这时，卫校领导才知道赵洪璋的真实
身份，提出给他一套住房，就住在宝鸡，子
女也想让他就此退下来，好好休息。但赵
洪璋说：“我一个搞小麦的，住在城市怎么
搞？一天不见小麦，我就不能安宁。”“杨陵
三道塬自然地貌和气候特点培育小麦良
种得天独厚，我的事业在杨陵，我的生命
在西农，共产党给我发钱不能不干事。”

1994 年，赵洪璋因病不幸逝世。追悼
会那天，数不清的挽幛落款是“某某市人
民”“某某县人民”“某某乡人民”“某某村
人民”。大家觉得，只能用“人民”二字才能
体现对赵洪璋的崇敬，因为他是真正的人
民科学家。

1996 年，赵洪璋的骨灰被洒在陕西宜
川黄河壶口，实现了他魂归故里、情系黄
土地的最后心愿。

2019 年是陈学俊诞辰一百周年。在
他的身上，有着很多身份标签———著名
能源动力科学家，全国政协原常委，九
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
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但在他
的心中，最可珍贵的“标签”，依然是一
名忠于党和国家的科研人员。

我对共产党衷心敬佩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学俊本可远渡
海外，但他放弃与海外家人团聚的机
会，毅然选择留在祖国。

当党和国家吹响“向科学进军、建
设大西北”的号角时，陈学俊卖掉上海
的房产，带头举家迁往西安，成为交通
大学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

当党和国家发出“知识分子与工农
相结合”的号召时，陈学俊又带头报名，
成为了西安交大第一个参加社教运动
的教授。

1965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
广播，陈学俊代表知识分子畅谈“一个
大学教授的感受”，向全世界说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
“虽然只有自己的小家庭留在国

内，但我并不孤单，党的阳光照耀了我
的心，感到无不幸福。”陈学俊说。

1986 年的一天，陈学俊收到了一
份特别的信函，那是中共陕西省委组
织部发出的通知：“经研究并报请省
委，同意陈学俊同志按党员对待。所在
党组织可吸收
其列席党的有
关会议，阅读有
关文件，听取党
内有关报告。”

手 捧 着 这
份函件，陈学俊
心绪难平，想起
了 自 己 早 在
1956 年就曾郑
重地递交过入
党申请书，但由
于担任九三学
社领导职务的
关系，未能如
愿，如今按党员
对待，是党和国
家给予的无比
信任与关怀，不
禁发出“我对共
产党衷心敬佩”
的赞叹。

从工程救国到科技强国

上世纪 40 年代，陈学俊赴美留学，中国人备受歧视
的情景刺痛着他的心，他暗立誓言，“一定要为中国人争
口气”。

回国后，陈学俊用所学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
第一个热能工程学术刊物，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燃汽
轮机专著，筹建了中国第一个锅炉专业、第一个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
实验室……

心怀强国梦的陈学俊，几十年如一日地带领他的团
队攻坚克难，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和技术
成果，特别是对多相流这一新兴学科的拓展研究，不仅促
进了动力工程学科的巨大发展，还为我国化工、石油、国
防等领域创造了很大的工业应用价值。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陈学俊总能够立足于世界先
进之林。上世纪 50 年代，他关于“下降流动截面含汽率不
总是大于容积含汽率”的新论点。直到 8 年后，这一论点
才为国外学者证实。

上世纪 60 年代，他发现“液膜倒置”这一重要的两相
流动机理，国外学者 6 年后才观察到。上世纪 80 年代，他
建立国内唯一的可工作到超临界压力的试验系统，当时
在国外高校也实属罕见。

在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中，他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为我国大型电站锅炉的设计、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依据，并用于国家主力锅炉厂的设计和生产中，对电站

（包括核电站）锅炉的安全运行发挥了重大作用。

树雄心提高教育质量

陈学俊曾言，教育科技工作者要“立大志攀登科学高
峰，树雄心提高教育质量”。

自步入教育领域，陈学俊亲授的学生有 2500 多人，
其中 6 人成为两院院士。在他“放眼世界，立足国内，一
颗红心，报效祖国”的要求感召下，其指导毕业的博士，
绝大部分都安心留在国内工作，出国进修的博士后也都
如期回国。

1980 年，陈学俊出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大力提倡
向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他率领西
安交大代表团赴瑞士，与第一个西方国家大学———洛桑
高等工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又与美国迈阿密大学清
洁能源研究所建立科研合作，组织了西安交大第一个国
际学术会议。

1982 年，他被教育部任命为第一个世界银行中国大
学发展项目中国审议委员会副主任兼工程组组长，为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 年，陈学俊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
协常委，这使他原本就没有停歇过的脚步变得更加匆忙。
他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常以古稀之躯，奔走于城郊乡野。

“加强内陆河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建设生态经济系
统”“完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换”“关注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一条条建言
背后，凝结着他对祖国的热切希望。

“帮忙而不添乱，务实而不表面，献策而不空谈”是陈
学俊继承发扬九三学社“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
党长期亲密合作”这一优良传统的真实写照，也使其成为
九三学社的旗帜性人物。

如今，斯人已逝，谨以其言“把赤城之心全部献给伟
大的亲爱的祖国”励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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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璋：小麦育种领域的科学巨匠、小麦
育种学界的一代宗师、我国第一个获得“全国
劳动模范”荣誉的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首批
学部委员（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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